再譜少年游 
依然舊調重彈，我來添賦新詞，譜成五段生命樂章，以述四十年之情與思。總而言之，一句心頭老話：年少豪情伴一生。

(四) 我來看此花時
我在元朗中學唸高中時，曾寫<摘花記>(此文轉載於多份報刊雜誌，若干香港中學選為補充閱讀文章)。設想我是花花世界的花花公子，任意採擷，追尋心中美好事物。
為何摘花？──「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(杜秋娘句)。或用王安石的<甘露歌>來解釋：「折得一枝香在手，人間應未有。疑是經春雪未消，今夕是何朝？」
崇基校園內，頗多奇花異卉，美不勝收。我來看此花時，嘗努力營造馬料水樂園。我曾任《崇基學生雙週報》編輯，有文字因緣，記行雲流水，記金風玉露相逢，記「世界美好而我們年青」；每多少年才俊，狂歌浩嘯在鞍山吐露之間。
無巧不成書，吾妻名葉佩華(崇基中文71)，正正是花也。但我初寫<摘花記>時，尚未識荊。何姍姍其來遲，未克出現在我的少年樂園。既然前生緣訂，不妨改編<摘花記>，把「花非花，霧非霧」的虛幻意念落實為生命紀錄：紅粉佳人來多倫多，「伴我書聲琴韻，共渡好時光。」從此天涯同步，花在眼前，永遠俏麗。
回首叫雲飛風起，一唱三嘆，仍是趣味人生。且看以下的因果緣分： 
1993年，我回崇基作一系列演講。我來到神學樓闡釋<摘花記>，原是「此花不在心外」的觀念遊戲，不意獲得熱烈回應，竟是最深摯最真實的生命體驗。我非教徒，我得靈糧，令我生命更豐盛。
另一場合是1997年香港回歸，喜見証殖民地時代的結束。也是崇基海外校友大聚會時，吾妻伴我上台演繹<摘花記>另本。遊園何堪驚夢，卻道少年痴嗔，曾經天涯人遠；畢竟「至善」門下緣來緣起，有種種蘭因絮果，但能心領神會，喜怒哀樂之發，能不中節乎？ 
2001年為崇基學院成立五十週年。吾妻參與《金禧叢書》編輯工作，成書《記取風華正茂──五十年來崇基學生文選》。此中有多彩多姿，讓我「拾花拾翠夢全成」（我的詩句）。
